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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对繁荣和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提高人的综

合素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真善美体现文艺的本质和功能

真善美不仅是艺术普遍永恒的母源性标准，

而且全面深刻体现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统摄文艺

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从

创作对象方面说，文艺尤其要选择和表现社会生

活中的真善美的人物和事件；从服务对象方面

说，文艺承担着推动和促进建构真善美的社会和

培育真善美的人的神圣职责；从作为创作主体的

作家艺术家、作为评论主体的批评家、作为研究

主体的理论家来说，只有树立真善美的坚定信

念、追求和赞扬真善美、誓做真善美的人，才能有

助于文学艺术实现建构真善美的社会和培育真

善美的人的历史使命。简言之，只有文艺工作者

是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利于表现真善美的人，才

能有利于为社会培育和造就真善美的人。

从学理上说，意识形态应当具有真善美的属

性。有真的意识形态，也有假的意识形态；有美的

意识形态（一些当代中国学者曾提出审美意识形

态的理论，实质上是探索意识形态和美的关联，

追求美意识），当然也有丑的意识形态；有善的意

识形态，也有恶的意识形态。真善美的意识形态

体现文艺的本质和功能，追求真意识、善意识和

美意识的有机统一是文艺的使命。文艺描写人生

和社会必然通过意识形态的折射。“文学是人

学”、“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些界说，都说

明文学所表现的人生和社会，必然与真善美发生

深层的关联。讴歌真善美的人生和社会，抨击假

恶丑的人生和社会，体现文艺的本质和功能。

真善美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真、善、美对

应着知、意、情。三者各司其职，不可以彼此混淆，

相互取代。美学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美学家，如

鲍姆伽登把美界定为“感性认识的完善”，黑格尔

把美说成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实质上都是认真

为美，以真代美，把审美范畴和认知范畴混淆起

来。康德认为美不涉概念和不沾功利，实质上只

把美视为纯形式。这种纯形式负载的纯审美非真

非善，把审美范畴和认知范畴、道德范畴割裂开

来。这些美学家的美论实质上都是不完整的，都

没有把真善美统一融合起来。艺术表现真善美可

以偏重，但不能偏废。从真善和美的关系而论，真

是美善的基础。不真的善是伪善，不真的美是虚

美。从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论，不真的意识形

态是虚假的，甚至是有害的意识形态。从真与人

生和社会的关系而论，不真的人生和社会，是虚

假的，甚至是有害的人生和社会。因此，真实是艺

术的生命。求真、向善、尚美，是作家、艺术家、评

论家和理论家的基本素质。真是对人生真谛和社

会真理的叩问，善是对真提出的道德要求，美是

真和善相得益彰迸发出来的灿烂光辉。

现实生活中，既存在着真善美，同时也存在

着假恶丑。真善美和假恶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任何社会都有正面和负面，都有光明面和阴

暗面。这是很正常的。作家艺术家可以歌颂真善

美，可以暴露假恶丑，也可以表现真善美和假恶

丑的矛盾、冲突和搏斗。这是创作主体的选择表

现对象的自由权力。应当鼓励作家艺术家正面表

现社会生活和先进人物的真善美，推动社会的全

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提倡作家艺术家

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与真

真是艺术的生命。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诚然，

艺术需要虚构和想象，把生活真实转化为心理真

实和情感真实。但这种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

应当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谛。假

是滋生“丑”和“恶”的温床。虚假的东西是苍白

的，是没有力量的，甚至是有害的。鲁迅先生曾坚

决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并告诫作者如果“社

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作出伟大

的艺术品来的”。恩格斯要求文艺创作应当追求

“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

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

合”。他把这种“完美的融合”称赞为“戏剧的未

来”。我们通常把恩格斯提倡的“艺术的未来”理

解为艺术理想，体现艺术理想的艺术真实是可以

划分的。

“大真实”和“小真实”。“大真实”和“小真实”

是相对而言的。“整体真实”和“局部真实”是相比

较而存在的。以国和家的关系而论，国即大家，家

即小国。创作主体有权力选择书写普通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民生、民权、民

主，乃民众之大事也。大众的命运是和民族的命

运休戚相关的。作家艺术家所描写的题材基本

上、主要是、大量地表现为他们所亲自体验过的、

被他们的情感所温暖过的特别是下层群众的打

拼与挣扎，分享他们的艰辛和喜悦，从而折射社

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从唯物史观看人民的历

史地位，普通老百姓即是共和国的“天”。人民群

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关涉到社会的稳定和历史

的发展，“小家”与“大家”处于一个休戚相关的

“命运共同体”中。这方面，读者期待着有更多的

精品力作问世。从宏观和全局上看，当代中国的

作家艺术家应当清醒地、理性地、自觉地“意识

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内容”，豪情满怀地承

担起艺术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的“历史内容”是

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伟大社会实践，促进历史

变革和社会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当代中国的这种特定的“历史内容”是当代中

国的“大真实”，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

前途和命运，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大

叙事”。后现代主义反对“大叙事”不适合于作为

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当代中国

的“历史内容”体现出来的“大真实”带有主导性、

统领性、全局性、整体性的特征。作家们不仅要表

现这个历史阶段的正在改变着的丰富多彩的日

常生活，描写普遍老百姓的痛苦和欢乐、挣扎和

祈盼。同时更应当反映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

中整个社会的全景式的总体风貌和发展趋势。处

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理应涌现出大作家，用大手

笔书写“大真实”。

“深层真实”和“表层真实”。艺术真实不能只

踌躇和停留在事件和人物的表层，应当通过对现

象的艺术概括揭示社会的真理和人物的灵魂。文

艺作品理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文学的思想

性比文学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更加重要。文艺创作

不能只满足于追求和炫耀形式，而更应当关注和

表现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描写现代化历史过程中

的阵痛、风险、代价、经验和教训，表现权力、资

本、利益的占有和分配的冲突，表现社会发展和

人心向背，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态和心态，表现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我们反对僵化的旧理性，

同时更应当建构富有蓬勃生命力的、能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新理性。为了提高

文学的“思想深度”，应当对西方现当代的文化消

费主义、文化娱乐主义和一切非理性主义的社会

文化思潮的影响加以辨析。大众文化中的一些

“俗文化”、“劣文化”和“丑文化”演示粗鄙的欲望

和原始的野性，笼统地亵渎一切现代文明是不可

取的。这些“去思想性”的非理性主义有助于反对

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理性，但不能

同时把那些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新理

性也一并反掉了。提升文学的思想文化水平，是

作家艺术家的基本素质。作家艺术家同时应当是

一个思想家或至少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当代中

国的思想启蒙尚未完成，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开智

明慧，以提升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思想浅薄和

文化平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正面真实”和“负面真实”。历史生活和现实

生活中，都存在着正面真实和负面真实，即光明

面和阴暗面。发挥文艺的批判精神，揭露现实生

活中的阴暗面是完全正当和正义的。有责任感的

作家艺术家不应当掩盖现实生活中那些尖锐、严

峻、冷酷、重大的社会矛盾，制造歌舞升平的假

象。正直的富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增强忧患

意识，帮助人民清除阻挡历史发展的障碍和笼罩

精神文明建设的雾霾。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人文

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应当鼓

起勇气，集中揭露和批判中国宗法制的历史积垢

和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滋生的阴暗面。我

们拥有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但悠久超

强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一种顽固不化的以权力

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政治思想制度，酿成对

权力的极端崇拜，造成以权力为中心的人身依附

关系，行政化体制包管天下。这种政治文化不可

能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得到真正落实，反而助

长不民主、不公平现象的滋生和泛滥。长期以来，

我们不但没有富有成效地批判腐朽思想，对扫荡

和肃清保守、专制、没落的政治文化思想流毒也

关注的非常不够。揭露和批判家长式“官本位”体

制的危害，对树立“人民本位”，推动制度改革，建

构民主机制，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人民意识和

民主精神的自律性、自觉性和坚定性，厥功至伟。

揭露和批判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

主义和商品交换原则掩盖下以潜在的或合法的

名义进行着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龌龊行为，

对确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

是完全必要的。

艺术应当表现真善美，揭露和批判假恶丑也

是为了弘扬真善美；艺术应当表现光明面，揭露

和批判阴暗面也是为了扩大光明面。真实是艺术

的生命。只有反对造假的文艺，才能确立真意识，

有利于建构真的人生和真的社会。

文艺与善

长期以来，学界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恶是

历史发展的动力”，据说这是恩格斯的看法。这种

论调是值得研究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

哲学的终结》中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

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每一种

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

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

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

来，正是人类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

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的前一种说法阐明

历史进步需要除旧更新无疑是正确的；后一种说

法认为“人类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

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具有“深刻的片面的真理

性”，但显然是夸大了“恶”的历史作用。有的学者

把黑格尔宣扬“恶”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

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提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并“张冠李戴”地强加于恩格斯，认定为恩格斯的

历史观。这是非常悖谬的。（1）恩格斯明明说“在

黑格尔那里”，指的是黑格尔的看法和主张。黑格

尔对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十分审慎，很有分寸

感，他并没有径直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力，而只是讲“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

式”，换言之，从表现形式上看来，历史发展的动

力是“恶”，而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黑格

尔并没有坦言直告。（2）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论述中，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

的马克思主义，找不到肯定“恶是历史发展动力”

的明确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见

解，我们熟知两个带有指导性的观点。一是认为

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

动；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

动力”。这两种观点是紧密联系的。人民是最重要

的生产力，或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与人

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历史的

发展实质上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人民的历史

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力。这种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和其他一切形

形色色的非科学的历史观划清了原则界限。诚

然，善恶斗争也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

作用。（3）人民是历史的范畴。资产阶级的上升时

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实行习惯性的

伪善”，刺激追逐财富的强烈欲望，扩张资本的原

始积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这种

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尽管如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历史的正

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

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

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可

见，马克思、恩格斯非但没有把“人类的恶劣的情

欲——贪欲和权势欲”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杠

杆”，而且指出，资产者“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

冲动和情欲”来聚敛财富”，只能“愈来愈妨碍而

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是引发社会冲突和人世

间纷争的破坏性力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中，对食利者用刺激人们的“恶劣

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追逐和聚敛财富进行

了无情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资产者认为“鄙俗

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

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

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

个的个人的财富。——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

决定意义的目的”，殊不知如此这般地追逐和聚

敛财富是“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

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

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完

善的、强有力的市场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造福于13亿多中国人民。这种宏伟壮丽

的事业体现最伟大最崇高的善。正确表现当代

中国社会新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善恶关系，

是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职责。市场经济培育

了新的道德观念，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自由

独立意识、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传统道德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如果不加分析

地令商品交换原则在社会所有领域大行其道，会

使拜金主义泛滥成灾，造成道德失范和道德滑

坡，因此，强化和优化社会与人生的道德关系刻

不容缓。作家艺术家应当努力表现和激发市场

经济中的善的动机、行为和目的，以提升正能量，

反映和遏制市场经济中的恶的动机、行为和目

的，以抵制负能量，求得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

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应当引导大众善待国家、善

待人民、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和中华民族精神，忠于国家和民族，恪守职业道

德、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提升整个社会的

伦理道德水平。不应把创作、表演和批评极端地

世俗化和超功利化，视为嗜金夺银的买卖关系和

商业行为。作家艺术家应当秉持道德良心，扬善

惩恶，表现“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切忌违背

道德律令，煽动和鼓励“恶有善报”，亵渎和惩罚

“善有恶报”。这可以理解为文化人的崇善宗旨

和行善方式。

善是文艺的灵魂。只有反对宣扬恶的文艺，才

能确立善意识，有利于建构善的人生和善的社会。

文艺与美

作家艺术家可以选取不同的表现方式，既可

以用正面的表现方式，直接肯定和表现真善美，

也可以用负面的表现方式，通过否定假恶丑肯定

和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真善美。关键在于作家艺

术家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和

文艺作品中比较推崇优美。自古至今，和谐与优

美，或和谐的优美，或优美的和谐，体现中华传统

文化的特色，是非常值得强调、珍爱和传承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凸

显，其他一些重要样式的审美，理应引起文艺工

作者足够的重视。

绿色美。我们相当一段时间内，比较忽视自

然美，否定自然美的独立性或只把自然美视为人

化的存在物，没有充分肯定广阔的非人化领域的

自然美的神奇和魅力。现代工业化的历史过程

改变了社会面貌，提高了人的生存状态，创造了

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同时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的生

存环境的污染。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

一把双刃剑，既赐予人类福祉，又带来了对社会

的惩罚。现代工业化的负面作用，使人们痛切地

感受到必须热爱、尊重和敬畏自然，优化和美化

人和社会的生存环境至关重要。当代中国的作

家、艺术家、评论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促进和

推动绿色文学、生态文学和环境文学的发展，为

建构绿色的人生环境和美丽中国而不懈努力。

心灵美。当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本意

是想优生优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事实上，独

生子女，由于金贵，长者对后代过于宠爱，使一些

童孩变得绵善而又脆弱，滋生着娇骄二气，甚或

男孩女性化。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重视仪表美而

忽视心灵美，看重人的丽质，实际上对培育人的

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强调和落实的很不够。年

轻人追求“颜值”而淡漠人的文化价值，逐潮美容

而轻薄美心，如此等等。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作

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通过创作和评论塑

造青年群体的美好、健康、充实、奋进的心灵，培

育一代新人强大的人格力量。

崇高美。崇高美可以理解为对优美的补

充。我们不仅需要柔曼和谐的优美和明媚清纯

的秀美，同样需要阳刚、风骨、伟岸和壮美，凸显

中华民族的高超、强健、雄悍和不可战胜的力

量。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是前所未有的宏伟

事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宏大叙事”。任

何开创性的历史新篇章都要经历千辛万苦的过

程，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需要几代开路人和创业者以爱国主

义和理想主义为基调、为主旋的献身精神、牺牲

精神、崇高精神和悲剧精神。中国当代文艺创作

所塑造的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都应当具有一种

中国化的“普罗米修斯情结”。中国古代哲人力

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内养充实而有光辉的“浩然之气”，外显

威武不屈、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这种追求崇高

精神的文化传统理应得到承接和弘扬。

朴素美。朴素美是一种古朴、稚拙，简约、素

巧、自然、原始的大美。文学艺术首先应当具有充

实动人的内容，也需要绚丽多彩的形式，以求锦

上添花。但也要防止通过一味追求光色图像效

果，炫耀形式，掩盖内容的空虚、苍白和贫乏。时

尚主义往往追求浮艳和奢侈。唯美主义崇美和尚

美是有价值的，但“唯美”是不可取的。实质上，世

界上并不存在着纯粹的“唯美”。内容胜过形式的

朴素美更加清纯，自然可爱。“绚烂之极，归于平

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当代中国尚属

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有权力选择

优裕美好的生活。文艺也应当追求美妙和华丽。

同时也要恰当适度地表现原始本能和野性欲望，

抑制那些丑陋、低俗和粗鄙的东西。文艺的创作

和表演应当有助于倡导清纯简朴之风，抵制和扫

荡奢侈淫靡之气，有利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文艺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研究
主体的真善美

真善美既是评价艺术的尺度和标准，也体现

艺术的本质、功能、价值和作用。文艺弘扬真善

美，提升正能量，关键在于文艺队伍，关鍵在于作

家、评论家、理论家树立和坚定真善美的信念。创

作和培育真善美的人，有理由要求作家、艺术家、

评论家和理论家诚实热情，德艺双馨，誓做真善美

的人。

真善美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提倡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以人民的

真善美和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作为文艺的导向，

包括文艺创作的导向、文艺评论的导向、文艺研

究的导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也可以理解为发现和表现人民的真善美服务，为

发现和表现社会主义的真善美服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也可以理解为以真善美为灵魂的

核心价值体系。“德艺双馨”实质上要求文艺工作

者应当具备“真善美”有机统一的文化操守和综

合素质。可以这样说，只有作家、评论家和理论

家拥有“真善美”的内功、修养和信仰，才能优化

和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优

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优化和

落实“德艺双韾”，才能强化和提升“正能量”。

为了培育和坚定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研究

主体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信仰，应当尽可能地克

服和防止如下一些社会文化思潮对作家、评论家

和理论家的思想影响。

关于文化精英主义。精英负载着时代思想

的精华，是一个民族的智慧、机能和素质的代表，

是体现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我们需要新

时代的精英。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对提高整个

社会和全体大众的思想文化素养和伦理道德水

平具有示范性的引领作用。问题的关鍵在于建

构文化精英和人民大众的亲密友善的良好关系。

关于拜金主义。文艺作为一种生产的精神

产品，必然参与消费过程，赢得文化利润。这是理

所当然的和完全必要的。精神产品具有承担为国

家创造软实力和提高综合国力的职责。在确保文

艺的文化思想质量的前提下，应当攫取更大的文

化利益。这是正当的和正义的。非功利和纯审美

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行不通的。但非纯美唯

功利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圣洁高雅的艺术，应

当注意防止铜臭气。金钱是具有两面性的，既可

以调动创作激情，也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作家

艺术家评论家应当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利益观、

功利观、价值观，处理好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商品

属性、文化价值和票房价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对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崇洋媚外主义。我们应当是人类一切优

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狭隘

的封闭的民族主义会堵塞通向真理的道路。新

时期和新世纪后，当代中国文论界有选择地承接

和吸纳了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有益滋养，使传统的

中国文论产生了结构性的优化，得到了重塑和新

变。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毋庸讳言，西方现当

代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

究的问题。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调的各式各样的

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和文艺观念，对作为发展

中国家的当代中国来说，表现出明显的时空错

位，并非完全适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这些

文论思想过于精英化和书斋化，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多半停留于语言层面。这些社会文化思潮

“化中国”的谋略和企图大大超越了“中国化”的

改制和重塑。有志气、有骨气的中国当代的文艺

家和理论家，应当更加尊重和珍惜中国经验和中

国精神，本着“以我为主”的原则，吸纳中西文论

的精华，交汇融通，优化组合，择善而从，推动中

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历史，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作为创造主体，

通过伟大的社会实践取得的赫赫实绩，从根本上

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意

义。中国的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理应得到尊

重和敬畏。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遏制和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应当注意两种倾向。

从历时态的意义上说，应当防止和克服宣扬

向后看的历史观，用过时了的旧历史的“实”来

“虚”掉革命和建设的新历史。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必然取代宗法制小生产农耕社会的历史结构

和文化思想结构，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

些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社会

文化思潮影响的小说，专门消解主流的历史和历

史的主流。有的作品把革命过程中的阴暗面描写

的细腻、巧妙和精湛，很有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

此类作品是颇有争议的。

应当防止和克服用阴暗面“虚化”和取代光

明面的历史观。我们应当“虚”掉那些虚假的或黑

暗的历史，但不能同时把那些本真的或光明的历

史也一并“虚”掉了。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

家、评论家、理论家应当树立和弘扬正确的革

命史观。应当抵制和拒绝通过“虚历史化”、

“非英雄化”和“去革命化”，对历史、业绩和

英雄人物进行颠覆性描写。作家艺术家应当正

确地表现历史，把属于历史的还给历史，深刻

把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豪情满怀地描绘历史

发展的光明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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